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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锦毅 文/摄

瑶岙的由来

瑶岙古道自虹桥镇瑶岙至芙蓉镇兰
屿浦，长约2.47公里，宽约1.5米。雅称
“瑶岙古道”，方言则谓“瑶岙岭”。这条
古道上下盘旋不逮三公里，并没有耸入
云霄，岭头海拔仅仅240米，显得非常
一般。然而这里视野辽阔，风景独好，
南可见虹桥平原上林立的高楼和淡淡的
炊烟，北望雁荡山、芙蓉、常云诸峰尽
收眼底。
瑶岙原名窑岙，缘由大抵为宋时这

里有民窑烧碗，明永乐《乐清县志》上
瑶岙之“瑶”皆写为“窑”。今瑶岙之东
馆后山上还保存着宋窑遗址，常有人在
遗址周边黄泥之下挖出碗碗碟碟的残片。
瑶岙岭头曾立过寨，据称姚岗寨，

遗址在岭左首那高坡上。去年10月25日
下午，我踩着荆棘杂草终于爬了上去。
在一人多高的茅草丛中找到了一截宽厚
的实心残墙和一段二米多长的蛮石甬
道。据说这里还有马厩之类的遗迹，然
其隐藏于白茅深处，小指般粗壮的茅杆
密得没法儿插进脚去。盘旋了许久，只
得作罢。姚岗寨立于何时、废于何时也
未见于志籍。然就民间的说法分析，这
是一打家劫舍强收卖路钱的恶寨。因其
为地方一害，遂有志士设计灭之。探得
寨王爱吃白扁豆，于是慷慨奉送，并诱
其种植。白扁豆的藤蔓夤缘攀附，缠满
寨墙遍布屋背。金秋时节收了白扁豆，
留下的藤蔓一入冬便风干为柴禾。一月
黑风高夜，志士们潜至寨墙下，一把火
点燃干枯的藤蔓，轰轰烈烈地把这为害
一方的岗寨烧为灰烬。

浙闽通衢要冲

瑶岙古道连接温台，而且扼其要
冲，是“温台孔道”上重要的一段，故
有“温台第一关”之誉。宋室南渡以
来，“浙闽通衢”日见繁忙，元时遂于瑶
岙设驿，名瑶岙驿。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年），驿丞石岩在元址上重创扩容，
以提升接待能力。据明永乐《乐清县
志》记载，瑶岙驿有驿舍正厅三间，驿
丞舍四间，置驿丞一员，驿使一员，驿
夫六名，轿夫二十八名，大驿轿二乘，
小驿轿十乘。如此这般还应酬不过来，
瑶岙驿便于瑶岙岭脚开辟接待馆，谓之
“东馆”，即今东馆村。瑶岙驿的当年盛
况，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时为驿
丞的王利，曾勒石为纪。该纪事碑，现
存于雁荡山北斗洞。清雍正十三年（公
元1735年），瑶岙驿奉裁，人来马去的驿
路因而慢慢地寂寞冷落下来，从官家的
“国道”降为乡间小路。
瑶岙驿虽在时光中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留下一方偌大的明代驿坦，与坦
前一堵饱经风霜的明代大照屏，让人遥
想自吴晋到清雍正十三年这1450年间，
有多少驿骑扬鬃奋蹄在古道的蛮石路
上，笃笃笃地敲出簇簇眩目的火花，有
多少擢升的喜悦、谪迁的哀怨、骚人的
希冀和逸客的浩叹，化为瑶岙岭头朵朵
春花、轮轮秋月。

王十朋与瑶岙

南宋绍兴十九年 （公元 1149 年）
秋，这位乡贤离开生养他的家乡左原
（于今淡溪镇）前往京城临安（今杭州）
赴补太学。就道第一夜，他投宿于瑶岙
的灵山院，有《宿灵山院》为纪：灵山
未是别乡山，回首吾庐咫尺间；明日出
山家渐远，乡心从此上愁颜。
翌日前行，半个时辰未到就上瑶岙

岭头。此时此刻，向前迈出半步，这就
意味下岭，跨进“花村”——芙蓉地
界，即“别乡山”而入“他乡”。放眼前
路漫漫，一回首，炽烈的乡心遂化作清
泪飙出，顺愁颜而下，滴落为《登姚岙
岭望家山有感》：已作一宿客，渐为千里
人；吾亲白云下，回首一沾巾。

王十朋诗题中的“驿”与“姚”，及
瑶岙岭头的姚岗寨之“姚”，方言和
“窑”谐音，即窑，今为“瑶”。
王十朋曾经下榻的灵山院今名灵山

寺，据明永乐《乐清县志》记载始建于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肇基于翠
盈岗，即今东馆村之乌岩嘴。

逸事佳话留古道

瑶岙古道上留下逸事留下佳话的当
然非王十朋一人。宋绍熙元年（公元
1190年）的初冬，文学史上称之为“永
嘉四灵”的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玑
结伴前游雁荡山。过瑶岙岭头，翁卷诗
兴如山下的浩浩清江风生水起，吟咏
道：清游从此始，过去必须看；背日山
梅瘦，随潮海鸭寒；平途迷望阔，峻岭
疾行难；听得居人说，今年冬又残。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这首即兴之作
——《寿昌道中》竟引发一桩公案。到
了清代，还有人认为是写雁荡山中的灵
岩寺。
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瑶岙古道上也留

下了足迹。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
年）4月27，戚继光统帅“戚家军”纵
马扬鞭过瑶岙古道，驰驱乐清磐石抗
倭。与乐清驻军的一道，给盘据流窜于
磐石洋面与瓯江沿岸的万余名倭寇，以
歼灭性的打击。
而瑶岙驿所在之瑶岙村，原为朱姓

聚族而居之地。瑶岙朱家人才辈出，如
隐逸诗人朱希晦、吉安郡守朱谏、彬州
知州朱守宣。俗传明洪武初，刘基奉旨
访贤至瑶岙，邀朱希晦效力于朱明王
朝。朱希晦却自谓“野人不作功名念”，
授朝列大夫而不拜。刘基重其情操，协
助设计“九曲川”，引山泉自北入村，过
瑶岙驿分析为二，一继续南行前去瑶
川，一东出归纳瑶溪。
而朱谏，我儿时就闻其大名。省志

府志都朱谏的传，评述其“为政识大

体，不屑屑于小廉曲谨，所建立皆可久
远，而便于民”，可见为一良臣清吏。明
正德十二年，朱谏以丁母忧自吉安郡回
乡守制而不再复出，毅然就瑶岙岭走进
雁荡山创办“雁荡书院”，授徒讲学之
余，著述《雁荡山志》等。

瑶岙与寿宁堡

朱谏之子朱守宣所“倡立”的“寿
宁堡”，今天也成为瑶岙古道上的一大人
文景观。
寿宁堡告竣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
元1562年），周围五百丈，把当时的瑶岙
一村怀抱其中。寿宁堡原有五门，今存
东门“迎曦”、北门“登龙”，迎曦门额
“寿宁堡”。城门中一石梁上镌“温台第
一关”，横式。款落于另一石梁，竖式：
“大明嘉靖四十年吉日立”。门外是护城
河“瑶溪”。横跨溪流之上的是宋乾道年
间（1163－1173）架建的“瑶溪桥”。算
计时间，瑶溪桥架设比朱烨迁居此地早
五十多年，由此可见瑶溪桥乃瑶岙古道
上的桥梁。出入迎曦门，而今还走这三
孔宋代石板桥。寿宁堡的城墙几乎坍塌
殆尽，惟北门、东门两边残存十来丈，
与城门一道默默地展示岁月的沧桑与瑶
岙古道文化。
瑶岙驿虽于清雍正十三年奉裁，但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温杭公路开通这二百
间，瑶岙古道仍然是“温台孔道”上的
要冲，南来北往之人还多走瑶岙岭。然
而随着清江渡迅猛发展及104国道清江
大桥的架通，瑶岙岭彻底失却扼“温台
孔道”的优势，遂“门庭冷落车马稀”，
纯粹成了乡间道路。
十年前开通了虹桥至芙蓉的“虹芙

隧道”，就再也没有人费大力气来翻山越
岭了，瑶岙古道于是完全淡出人们的视
野，风干为历史的记忆。多情如我，也
唯作怀古幽思而已。 （本文有删节）

瑶岙古道

■王建秋

《东瓯诗存》收录朱谏诗二十首，
其中一首《寄吴小仙》：“两手摩挲万物
真，老吴原是谪仙人。淮南花柳深似
海，笔下横生二月春。”前有诗序云：
“小仙名伟，湖广武昌人，以画名天
下。小仙之画多天趣，操纵自如，巨细
皆精，流动不可羁也。视彼依傍模仿掇
拾以成章者，不可同日语。小仙客淮，
以戏笔见寄，书此以谢，且识后会
云。”可知荡南先生此诗乃酬答吴伟小
仙贻其一画事。
吴伟（1459—1508），字士英，江

夏 （湖北宜昌） 人。据李濂 《吴伟
传》，其“少孤贫，善绘画”，少年时寄
养于常熟钱昕家，十七岁游南京，成国
公延之幕下，一见即呼之为小仙，因以
为号。成化间为宫廷画师，受宪宗宠
遇，授锦衣镇抚，任仁智殿待诏。“伟
有时大醉被召，蓬首垢脸，曳破皂履，
踉跄行，中官扶掖以见。帝大笑，命作
松泉图。伟跪翻墨汁，信手涂抹，而风
云惨惨生屏障间，左右动色。帝叹曰：
真仙人笔也。”于此其放浪不羁已见一
斑。他“性憨直，有气岸，与俗寡
谐”，遂不容于权贵，不久即被放归南
京。弘治初，吴伟第二次被召入宫，孝
宗授以锦衣卫百户，赐“画状元”印。
二年后，称病南返，日日出入秦楼，剧
饮狂狎。正德三年，第三次被召，惜
“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死”，时年整五
十岁。

又据画史载，吴伟山水人物皆精：
早年人物脱胎于吴道子，均作白描，兼
写真（即为人画肖像），后取法南宋画
院体格，笔势趋奔放；山水学“浙派”
戴进，严谨劲秀，中年后变为苍劲豪
放，泼墨淋漓，淘洗院体，独成一家。
后追随者众，遂成“江夏派”开山鼻
祖，首创画史上以画风立画派之风气。
当年吴伟馈赠朱谏的画作我们现在

已无可得见，据朱谏诗中云“淮南花柳
深似海，笔下横生二月春”及诗序中
“以戏笔见寄”等信息或可猜度此画为
粗笔山水，或有人物点缀其间亦未可知
（可以常州市博物馆藏吴伟《渔舟晚
泊》图轴相参）。如果猜测吴伟与朱谏
交往系朱谏中进士始（1496年），那么
至吴伟去世止，他们有十三年的友情。
其时正是吴伟第二次辞归秦淮后的那一
段时间。“（吴伟）放归南都，好剧
饮，或经旬不饭，南都诸豪客日招伟酣
酌。然又好妓饮，无妓则罔懽，而诸豪
客竟延妓饵之”。“淮南花柳深似海”，
可以想见，那幅画抑或是吴伟生活的真
实写照。
同气相投，侯一元《奉直大夫知州

朱公墓志铭》谓朱谏“性恢廊，当世无
双，诗仵太白”；王健所撰之朱公行状
亦谓朱谏“每客至，弈棋放歌，通宵不
倦”。朱谏的这种松散、宽宏、不整饬
的性格正与吴伟相契，否则以吴伟画名
满天下，并“奴视权贵人，权贵人求画
又多不与”的性格，亦不会千里之外给
朱谏寄画作。似他们这种清逸、孤高的
性格，必定难以容身于险恶的仕途（更
何况明代吏治峻刻，正德十四年和嘉靖
四年的二次场面宏大的廷杖千古未
有）。故正德十年，朱谏亦因其母亲去
世丁内艰而离任回乡守制，自此再也没
有重返仕途，过上隐士的生活。
虽然他们性情相近，然对生活的态

度不一样，命运亦迥然不同。吴伟最后
因生活放荡“而中酒死”，而朱谏则韬
晦养身，隐居雁荡山，并建雁山书院，
读书、授徒，悠游山林而得高寿。“生
平气壮神完，迨老垂发至地，双目明
秀，步履轻捷”。乃至以七十八岁高龄
陪清军御史王献芝游雁荡山，自瑶岙出
发，上四十九盘岭越马鞍岭，历游二灵
一龙，复越谢公岭，直至领店驿分手，
足见其精神之健旺。嘉靖二十年卒，享
年八十。
与吴伟相比，朱谏似乎更具有典型

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
士大夫形象，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朱
谏认识吴伟，并且他们是好朋友。

■南孔球

虹桥镇有多位民国少将，瑶岙的朱
镜宙，北伐时任军需处长；东街的金惺
史，高参；水坑的赵国孝，抗战在徐州
作战有功，从上校团长擢升少将军法处
长。而西街的另二位民国少将倪国经和
倪光远却鲜为人知，
倪国经，又名宗彪、国珍，字延

标，号世澄，出生于清光绪乙巳年（公
元1905年）正月，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年）毕业于上海公学政经学，毕业
后仕途通达。1930年任武汉特务室主
任，1931年在哈尔滨接受前东铁督办公
馆，设哈尔滨党部，1933年任江西特务
室主任，1936年任中统浙赣铁路特务室
主任，1938年任特别党部筹委会书记长
（以上简历的资料来自《中统》一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版）。因他属于国
民党中央统计局（中统），具有隐密
性，亡故时间又较早，在1947年，故
而知道的人不多。
倪国经喜欢写作，发表了不少文学

作品。前几年其侄孙倪孟枢多方奔走搜
寻，在重庆图书馆复印了《国民精神总
动员之理论与实施》一书，中国国民党
浙赣铁路特变党部印（1939）；在复旦
大学图书馆复印了1945年倪国经发表
当时《民族正气》杂志第四卷第 34、
56期上论岳飞、袁崇焕等知名人物的评
论，文中表达了他对岳飞这位民族英雄
的由衷敬仰。对袁崇焕为国家效死的壮
举，认为实在是军人的模苑，民族英雄
的师表。
抗日战争，担任特务室主任的倪国

经，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的行径遭到日寇情报部门的注意和窥
视。在虹桥镇，比倪国经年纪小一点的
老人中，流传一个故事：一次倪国经接
受一个特殊任务，去沦陷区某地召开一
个重要会议。倪国经乔装打扮，单身前
往，经过日寇岗哨时，哨兵拿着倪国经
的照片与来人对照。倪国经镇定自若，
灵机一动，边看照片边指着另一个方向
的街巷，对哨兵说：“倪国经在那。”哨
兵脸一转，倪国经一霎间掏出手枪，击
毙哨兵，回头飞腿就跑，因熟悉当地的
街道小巷，才脱离险境。最后在郊区一
个偏僻角落庙宇里召开了会议，布置了
任务。故事带有传奇色彩，当时家乡人

作为热门话题而津津乐道，街头巷尾谈
论着。抗战胜利后，倪国经仍在铁路系
统做事，地点转为上海闸北。一位姓何
的老乡（同学）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地
址，赴上海看望他，述述同窗之谊。倪
国经推托不了，给足这位姓何同学的面
子，在火车站一个办公室里接待了他，
吩咐他回乡以后，绝不能把它的地址告
诉任何人。后来他病逝于上海，灵枢安
葬故里上沿村山上，前几年重修。
解放后，倪国经的家属成了四类分

子，“特务”头子的遗孀遭受批斗，房
屋被征用，开会端凳子，戴白手套扫
地。而其子长大后，在西街开小店维持
生计。
倪光远（1905—1982）出身于虹桥

倪氏一户望族，祖父是庠生，父亲曾入
讲武堂，是一位军人。他从上海东南医
学院毕业后，穿上军装，投身国民党部
队从事医务工作。由于刻苦钻研，医术
高超，步步擢升，曾任国民党陆军第
三、第八后方医院院长、中央后方休养
总队总队长，授少将军衔。倪光远热爱
家乡，对故里出来的青年外出求职，多
方联系，介绍就业，尤其是学医学的学
生，乐清在好几位是带出去的军医。在
部队他与冯玉祥将军等有交往。解放前
夕在四川起义。后经李德全（解放后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
军夫人）推荐在上海东南医院、博爱医
院任医师，并当选为上海市徐汇区政协
委员。后来一场突然的变故，使他陷入
人生的冰点——因历史问题在肃反时受
到审查，1958年押往安徽劳改农场，先
后转辗在宿松、巢湖等地。然而因有一
技之长，安置在医务室从医。
由于他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农场

干部或家属有疑难病征，在当地医疗水
平难以冶愈，有求于他介绍上海医院或
名医的，他有求必应，写信联络，获得
好感。虽在囹圄，还算有点“自由”。
直到1976年平反回沪，安置在天平医
院。
后来，虹桥有人去上海看病，在人

生地不熟的困窘下，他都热情帮助，联
系有关医院，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奔走，
甚至携 “伴手”上病室看望，让家乡
人感激万分。倪光远于1982年在上海
逝世，骨灰安放在家乡杨湾山，魂归故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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